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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海滩上，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游戏，千样百种，相同的一点
是让自己高兴，高维一点，就是让人
的灵魂愉悦。

我的高兴和愉悦，就是写点小
散文，积习日深，它已经成为我喂养
心灵的面包。

近些天一直迷失在网上，每日
几乎有大半天泡在上面。不知为
何，越来越觉得这块土坯竟然洗了
好久，心灵淤塞，文思干涸，不禁自
惭形秽。

听着窗外不停息下了三天的
雨，看着对面楼顶上雨中的小泡桐，
我把平板扔在一边，放任心思自在
流淌——那是老泡桐落在水泥楼顶
上的种子，乍看一大一小两棵，小的
几十个叶子能数过来，大的树冠是
小的三倍，看不见身下的树干，好像
还有一棵更小的，也或是大树的侧
枝。

我注意它们很久了。春旱时，
根本就找不见它们的身影，曾疑惑，
小桐树只是我的幻觉。水泥楼顶，
即便有泥沙，也是菲薄，不知道它们
是怎么长起来的。眼下得了雨，那
树就绿旺旺冒了出来。大的看上去
一米多高，冠幅也超过一米，树叶比
巴掌大。它被风吹歪，却挺立着生
命的强韧与倔强，清盈盈地亮眼。

面对眼前接雨扫天的小桐树，
不必找外在的理由，傻瓜一样泡在
网上，等着人点赞和为人点赞，粗陋
地零碎着珍贵的生命，这都是我自
找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虐。

不能说在网上流浪没有一点收
获，最少有以下几点：

听名家名曲，让音乐的双翼，带
着一颗伤痕累累、失落重重的倦心，
掠过千里万仞的红尘人世，在别人
流转不息的爱恨情愁里，将困顿与
劳苦拉成一帘一帘的悲悯和惆怅，
扬起生命若无涯的长风流云。就这
样在歌声里沉醉，甜美的酸楚簌簌
在鼻腔、在心头，在楼顶的小桐树，
在星辰大海……

惶兮惚兮，享有着一种微醺中
难以言说的解脱与跃迁！

看名山大川，访世界秘境。只
要将眼和心和人一起放牧在高旷奇
异的画面中，沉浸、吸纳，高天流云
远，大野如画深！人一粒，鸟一粒，
和沙粒般的马、牛、羊一起，以各自
生命最自在的形态，散漫在时空
里。这一切，随人的呼吸翕动，在人
的体悟中辗转。让人分分钟与天地
同在、与万物合一。

再就是读好文章，字字有温度，
句句含情义。它们不经意来到人的
眼前，是事物精美的象形，是细节鲜
活地浮现，更是达人、高人澄明的心
语。如同泉涌千年百代的古井，依
然有藻苔也有星星。这样的文字，
安静了左撕右拽的浮躁，静静地坐
进尘埃里，看啥啥都平凡朴素。再
打量日间缠绕人要死要活的一切
啊，无非大河东流，海浪拍岸……

还去网上流浪吗？去，但要有
狠心，剔除所有的洗坯行为，只拣拾
愉悦心灵的浆果，因为能供我使唤
的时日不多了。人，总不能不如一
棵楼顶上得雨便长的泡桐树吧？

上网，
还是不上网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晚上不小心被猫抓破
了手，我和妈妈到防疫站打
狂犬疫苗。自我记事起，防
疫站大楼就矗立在这里，随
着城市的发展，这里很快也
要拆迁。十点半的大院空
旷寂静，看着心脑血管疾病
诊室紧闭的门锁，我一时思
绪万千，这里是爷爷工作过
很多年的地方。

爷爷年轻时是一名赤
脚医生，常给村里的乡亲们
看一些头痛发热之类的小
病。然而，随着医疗体制的
完善，赤脚医生要退出历史
舞台。不服输的爷爷通过
刻苦自学考取了临床执业
医师资格证书，一步步成为
我们当地治疗脑血管疾病
的名医。

他 常 年 在 防 疫 站 坐
诊，诊室里挂满了病人送
来的锦旗。年幼的我，很
好奇“医德高尚”“仁心仁
术”“药到病除”是什么意
思。在爷爷闲下来时问
他，他总是无奈地说：“给
人瞧好病是医者本分，不
该收人家的锦旗，要是不收

吧又浪费，唉……”
爷爷在防疫站有一定

的地位和声誉后，附近各
地的病患都来慕名求医，
各种“求关照”“求加塞”的
要求也越来越多，爷爷都
严词拒绝，一再声明“按规
矩 来 ，我 对 病 人 一 视 同
仁”。每当有人拿着烟酒
礼品想要“表达感谢”时，
他都指着身后满墙的锦旗
说：“你们可不要给我这些
旗上抹黑啊！”

上小学时，放学后妈妈
常把我送到爷爷那里，我就
在大院里和几个小伙伴玩
耍。有一次，一位阿姨把一
个信封塞给我，让我转交给
爷爷。我一脸迷茫地把信
封交到爷爷手上，他打开一
看，神情严厉地问我：“谁给
你的？”我害怕地指了指大
门口：“那个阿姨走了。”爷
爷赶忙追了出去，追出好远
才把信封还了回去。后来
才知道，因为我的年少无
知，差点给爷爷满墙的锦旗
蒙上灰尘。

爷爷爱对孩子们说教，

千言万语中总少不了一句：
“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
良心，不该拿的坚决不能伸
手。”小时候的我未经世事，
不懂其中的含义，随着生活
阅历的丰富，尤其是踏入工
作岗位后，开始对这句话有
了体会。

爷爷退休后颐养天年，
每天散步遛狗，和老朋友喝
茶谈天，其乐融融。得知我
通过公务员考试要到检察
院工作，爷爷严肃地告诉
我：“行医救死扶伤、治病救
人，是‘医身’；司法定纷止
争、惩戒罪恶，是‘医心’。
好医生和好司法人员这点
是相通的。无论从事什么
职业，都要坚守底线，坚持
初心，这样才能无愧于群众
的信任，更无愧于自己的一
生。”

漫长的人生路上会遇
到形形色色的诱惑，内心难
免有动摇的时刻，爷爷的

“荣誉墙”会是一座永不熄
灭的灯塔，让我在今后的漫
漫征途中目标坚定，永不迷
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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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跟大部分孩子
一样，更爱依偎在母亲身
边，喜欢她身上的慈爱与温
柔，却不自觉疏离倔脾气的
父亲，因为父亲总是给我像
一块又冷又硬石头的感觉。

说他是块倔石头其实
也没屈说。一件白背心穿
得破了洞也不舍得扔，说自
己平时不出门，穿啥都一
样；偶尔在饭店吃饭，他会
说调味品放得太多了不合
胃口，还不如在家吃碗捞面
条；几本发黄的老皇历翻了
又翻，说里面有传统习俗，
现在的人都忘得差不多了；
练了几十年毛笔字，一块毛
毡用了又用，简易写字台上
总是摆着最简朴的笔墨纸
砚。

记得七岁那年的麦假，
我和往年一样从镇上回到

老家，父母要下地割麦子
了。

麦忙时节，大人们早
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很
少有空管孩子：最小的孩
子在地头儿玩泥巴，大一
点儿的跟在大人屁股后面
拾麦穗，再大点儿的骑着跨
梁自行车带着水壶给家人
送水喝……

一天，我和堂弟还有邻
居家的孩子在家里玩。天
都黑透了，大人们才从地里
回来。父亲收拾完发现他
放在里屋书柜里的钱少了
几张，就把我喊到身边，严
肃地问我是不是拿了他的
钱。年幼的我吓蒙了，只知
道白天小伙伴们一起发现
了一卷零散的纸钞，就商量
着拿了一张两元的买了瓜
子，其余的都没有动，可是
为什么会少了好几张呢？
我当然不肯承认是自己拿
的，毕竟十几块钱和两块钱
相比可是巨款啊！那天，父
亲打了我，之后语重心长地
说：“做人要老实，不能说瞎
话，不实诚的人没有人愿意
相交”。那天的钱到底是怎
么少的我已不记得了，但父
亲的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2008 年，我考上了大
学，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难
掩脸上的高兴，去集上割了
一大块肉回来说要庆祝一
下。开学那天，他背着行囊
送我到宿舍，帮我把宿舍的
犄角旮旯都打扫收拾好，特
意交代“这床缝里都有蜘蛛
网了，估计很久没打扫过

了。你们这是师范学校，别
的咱跟人比不了，但在这儿
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出来
都是给别人当老师的，教书
育人的人得爱干净。”回想
起来，这句话和“敬敷世范，
勤学笃行”的校训何其相
似。

时光荏苒，毕业后的我
顺利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
教师，辗转从教育系统到卫
生监督，2020 年又考进了
纪检监察队伍。就是这一
年，发生了一件对父亲打击
巨大的事情：在乡村区域规
划中，父亲用尽积蓄盖的两
间新房子被列为违建，乡政
府通知要拆除。那段时间，
家里的院子里多了不少烟
头儿，父亲的老伙计们纷纷
出主意：“你家孩子不是考
进纪委了么？让她看看能
不能找领导打个招呼，或者
找个门道给管事儿的送点
礼，应该就不用拆了。真是
非要拆，你就住到书记的办
公室赖着不走，看他们能把
你怎么样！”父亲说：“就是
孩子在纪委，我才不能拖她
的后腿儿。还给人家送礼，
这说出去不是拆孩子的台
么？”

最终，父亲把两间房拆
了，但是我的“台”，他没有
拆。

时至今日，我和倔老头
儿在一起的时候说话也不
是很多，甚至我对他一些固
执己见的做法还是不能完
全理解，但内心深处已多了
几分敬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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